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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卫局为毛主席、刘少奇、
周总理、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举办的
周末舞会，是不少亲历者私下常谈的
话题，也是局外人很想知道的事情。
春耦斋舞会和中南海其他场所舞会
相比，除了级别最高之外，更重要的
是为中央领导人提供了集休息、娱
乐、健身和社交活动的一个机会。

毛泽东：不受节奏约束，舞间休
息爱聊天

毛主席跳舞，步大平稳，悠然自
如，不受节奏约束。偶尔踩不到点
时，就在原地轻轻摆动身体，择机起
步。此时，舞伴调节和带领的技巧就
显得格外重要。倘若舞伴是机关工
作的女同志，身段不够灵活，或心里
没数，不敢主动起步，只能被动地跟
着摇晃；这样一来，主席的步子也会
变得呆板吃力，舞姿也没那样轻松流
畅了。倘若舞伴是专业文工团员，她
会随着音乐的节拍，主动带领首长很
快起舞。每每至此，身材高大的毛主
席在舞池中便显得神态自若，落落大
方。

舞间休息聊天，也是主席的一个
爱好。主席问过一位跳舞的同志：

“你爱看小说吗？”答：“爱看一点，但
是不多，有俄国托尔斯泰的名著《战
争与和平》，中国的《鲁迅小说集》。”
主席点点头，接着又说：“鲁迅的书要
看一点，看懂了，会晓得世界上什么
叫善恶，什么叫好歹。”而对从基层连
队、矿山工地慰问演出回来的舞伴
们，毛主席则更为关注和亲近。因为
她们大多同首长比较熟悉，顾虑少，
敢说话。

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毛主席
在与煤炭工业部政治部文工队员聊
天时，有的队员如实汇报了年轻矿
工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尽管那时下
井工人的定粮标准要比坐科室的干
部高出十多斤，但因副食少，所以还
是不够吃……毛主席听着听着，眉
头紧锁，不时地大口吸烟，末了，意
味深长地说：“是啊，饱汉不知饿汉
饥！我们的工人、战士、干部，越是
在国家困难的时候，越不叫苦，越不
退缩，表明了他们有很高的政治觉
悟。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关
心他们。”

果然，没过多久，经国务院同意

批准，对从事特种强体力劳动者，每
人每月在原有标准的基础上，新增粮
食定量五至八斤。尽管毛主席的信
息渠道是多方面的，但能在舞会上让
他老人家听到这种声音，无疑对作出
相关决定，或多或少起些作用。

刘少奇：第一曲和最后一曲留给
夫人王光美

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到春耦斋
跳舞的时间，大致在晚上 9 时左右，
而且每次总是两人先跳第一场和回
家前的最后一场，中间近两个小时
里，都是各找各的舞伴，各跳各的。
刘少奇的舞姿，不在节奏上表现起
伏，也不在动作上呈现花样，只是随
着曲调悠闲步舞，准确踩点就是了，
极具质朴端庄的首长气派。几支舞
曲过后，他便在沙发上吸烟喝茶，安
详小憩，很少与人交谈。但也有例
外，那次是杨尚昆夫人李伯钊来跳舞
时。

1962年春，中央在广州召开的科
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再次
强调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适时吸取
了 1957 年后出现的“左”的教训，重
申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
动人民一部分的观点。利用跳舞方
便之机，身为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的
李伯钊前来向自己的老上级、老战友
诉说现在的喜悦。刘少奇听了也很
高兴。由于心情都好，所以那天舞会
上刘少奇与李伯钊的舞步显得尤为
放开和轻松。当舞会结束互致告别
时，刘少奇露出少有的微笑向她招了
招手，而李伯钊则以她戏剧艺术家的
风度，向大家鞠躬致意，给舞会平添
几分欢快。

朱德：一个方向、一种姿势、一套
步法

朱总司令因年纪大，又有慢性糖
尿病，平日不能进行户外强度锻炼，
就把周末舞会当做健身机会，因而与
其说首长是来跳舞，倒不如说是来欣
赏音乐与散步更为贴切。当我们在
晚八时前准备齐全后，朱总司令在夫
人康克清陪同下，便悄然走进春耦
斋，乐曲随即响起，他俩便款款起
舞。接下来无论舞伴如何更换，朱总
司令“三个一”的舞姿会一直延续到
终场：总是一个方向、一种姿势、一套
步法，随着乐曲节奏一圈一圈地绕着

舞池“向前进”。
我们私下常开玩笑说：跟朱总司

令跳舞，最省心省力，只需扶稳他，有
节奏地后退即可，动作重复如同“推
磨”一般。按两小时跳舞时间计算，
平均每场 6分钟，大概一个小时能跳
10圈，一圈的周长为80米，10圈就是
800 米，那么两个小时下来相当于运
动了1600米的距离。这对于70多岁
的老人来说，是相当有效的健身锻
炼。据朱总司令的卫士讲，每次舞会
后，首长当晚的睡眠质量很好，第二
天的工作精力也会充沛一些。舞会
间隙中，朱总司令也会与舞伴聊上几
句。有时，他会被闲谈的趣事逗乐，
此刻的笑容，轻松而充满活力。舞会
进行到 21 点 45 分左右，康克清便会
过来轻声提醒：“老总，该回去休息
了。”“好，再跳最后一次。”有时，也不
一定跳到曲子终了，他便和康克清走
向衣帽架，穿戴整齐，跟来时一样悄
然退场。
周恩来：时常不得尽兴的舞会红人

周总理的舞姿庄重、潇洒、好客、
重礼，处处都衬托出非凡的气度。他
喜欢节拍轻快的舞曲，像广东音乐

《步步高》等。周总理的舞步旋转角
度收放自如，并随着乐感起伏顿挫，
舞伴们好像芭蕾舞演员一般，忽而被
轻轻提起，忽而又被轻轻放下，这种
如入幻境的过程极大地激发了欢乐
的情绪。任谁与周总理共舞，都会感
觉时间在行云流水般飞逝，即便舞曲
结束依然留恋不舍。

记得有一次，周总理因工作忙，
来得较晚，舞会上只剩下他一位首
长。此刻他虽然已经跳了将近两个
小时，但还有一部分全国总工会文工
团新来的舞伴，未能与他共舞，显得
很是焦急。周总理见状，一边拿热毛
巾擦手，一边笑道：“别急，都有机会，
我跟你们每个人跳一场！”这些姑娘
们喜出望外，个个有次序地原位坐
下，高兴地等待着与崇敬已久的首长
共舞一次。

也有的时候周总理出席舞会，不
是为了专来跳舞的，而是为了找毛主
席、刘少奇临时谈事的，甚至是因刚
刚结束外事活动，比较劳累，又错过
吃饭时间，就顺便来到舞会工作间，
一边休息，吃一小碟花生米或喝一小
杯茅台酒；一边安静地欣赏几首乐
曲。事毕，他也许会兴致勃勃地跳到
曲终人散，也许会接到紧急电话，有
重要事情等待处理，便连招呼都不
打，即刻匆匆离去。

摘自《文史参考》

清朝康熙时期，有一位大臣名
叫明珠，他是掌权最大的官员之一，
为人为官不但清廉正义，而且疾恶
如仇，因而有不少以权谋私、贪污腐
败的官员都对他恨之入骨，无不欲
除之而后快。

有一年，明珠正在暗中与几位
贪官较劲，结果反而被那几位贪官
联合起来反咬一口，陷害明珠贪污
受贿，而且证据“确凿”。他们纷纷
跑到康熙皇帝面前告状，要求将其
弹劾下狱。

康熙对明珠一直颇为信任，虽
然他从心里不相信明珠是这样的
人，但看着那一项项明明白白的“证
据”，康熙也只能依法办事，将明珠
收入了监牢。如果不收入监牢，以
后就不能服众了。但收入监牢后，
康熙也一时半会想不出该怎么样才
能保住明珠。

明珠眼看自己就要面临身首异
处、家破人亡的下场，这时，他想到
了一个办法——通过他的政敌来救
自己!

明珠因为平日里人缘极好，所
以哪怕是深陷囹圄，看守的牢头们
依旧对他恭恭敬敬，只希望能帮上

他一点小忙。于是明珠就让其中一
位较为可靠的牢头传话给自己的政
敌，说自己身上还有一件大事，那就
是谋反!

牢头听后吓了一跳，别人进狱，
都忙着为自己辩解还来不及呢，哪
有反过来踹自己一脚的？但他寻思
着明珠既然要这样做，那就一定有
他的道理，于是就悄悄找到了明珠
的政敌那里，告诉他们明珠一直在
准备谋反。

明珠的那些政敌们一听到这事
情，可乐坏了，他们就盼着能早日把
明珠给整倒呢，现在碰上这么一个
好时机，哪能错过？于是纷纷附和，
上书攻击明珠。然而，康熙皇帝听
到这件事后，会心一笑，心里明白了
一切。他并没有大规模地调查，而
是装模作样、草草地调查了几下，然
后以查无实证的名义“断”了案。并
且，通过这一点，康熙还把那些明珠

“贪污受贿”的事情一把全揽到了自
己身上，他对百官们说：“那些所谓
的贪污证据，其实是我派人暗中设
下的，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要陷害明
珠，而是要看看朝廷里到底有没有
一种相互监督的好作风!”

康熙接着就下令把明珠无罪释
放了出来，明珠得救了，而到这时，
那些贪官们还没有搞明白这究竟是
怎么回事!

原来，康熙虽然没有办法证明
那些证据是别人陷害明珠的，但他
依然深信明珠是被人陷害的，也正
因此，他才迟迟没有处斩明珠。而
正在这时，那些陷害他的贪官们又
告他“谋反”，要知道，谋反可不是一
两个人的事情，必然会牵扯到明珠
的政友们身上。明珠在朝廷里人缘
好，威望高，一旦查起来，人多势众
的“明派政友”为了保住自己，必然
要下死力保住明珠，这样一来，皇帝
就要与整个明派政友对抗。

皇帝当然不怕手下的这些官
员，但是朝廷里一直是“两势相当、
相互牵制”的局面，如果一头对着
明派政友，那就必然造成另一股势
力独大的局面，甚至可能会摇动皇
帝的根基也未可知。这是康熙无
法接受的结果。所以皇帝刚好趁
此机会保住明珠，以平衡朝廷力
量。当然，康熙把“陷害”一事以

“测试”的名义揽上身，他也绝对没
有什么后顾之忧，因为没有一个人
敢跳出来说康熙袒护明珠，谁说出
来，谁就等于是在揭自己的短!从那
之后，明珠又回到了康熙皇帝的身
边担任大臣，而且一干就是 20 年，
直到去世。

摘自《领导文萃》

踹自己一脚的智慧
陈亦权

唐朝末年，民变蜂起。这些民
变，基本上都是被压迫得没有活路
所致，目的要么是夺取政权，要么是
讨个说法。有一起民变却什么都不
为，让后世人研究来研究去，都无法
解释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是唐敬宗时期。在首都长
安，有一个叫苏玄明的算命先生，跟
染坊工人张韶关系不错。一天晚
上，两人喝酒，苏玄明跟张韶说：“我
给你算了一卦。我算定你会坐在皇
帝宝座上，跟我共进晚餐。现在，皇
上日夜不停地打猎玩球，很少在皇
宫，正是你的机会。”

张韶立刻召集了 100 多名染坊
工人和街头无赖，把兵器藏在制作

染料用的紫草里，装上车，朝皇宫进
发。

一干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被
巡逻的禁卫军发现了破绽。有个士
兵发现车子有异，就拦下来询问。
张韶心虚了，抽出刀杀了那个士兵，
让部众拿起武器，大声喊叫着向皇
宫冲去。

这一冲，竟然就冲了进去。当
时，“体育爱好者”皇帝李湛正在宫
里与一群太监打球，眼看着变民砍
开宫门闯进来，吓得魂不附体，被一
个太监背到神策军大营里躲了起
来。

一群人进了大殿，张韶坐上皇
帝的宝座，请苏玄明一起吃东西，兴

高采烈地说：“你小子算得真准！”然
后继续吃，没下文了。苏玄明没想
到张韶就这样结束了，大惊：“难道
你只为了这个？”

张韶和苏玄明面面相觑，终于
发现两人的沟通出了问题——苏玄
明是鼓励张韶成就一番事业的，张
韶却只当他要自己来皇宫吃饭！事
已至此，赶忙跑吧。正遇上政府军
队赶来，张韶、苏玄明和一干追随者
全都被砍死。

这就是著名的苏玄明张韶谋反
事件，如插曲花絮一样记载在史书
当中。从这段记录来看，他们称得
上是国内最早的无厘头实践者，最
有游戏精神的人。张韶为了验证朋
友的一个预测，可以赔上身家性命，
实乃玩家之最高境界。遗憾的是，
他们的对手太不配合了，本来挺好
的一件事，最后演化成血腥的结
局。

摘自《北方新报》

唐朝无厘头谋反事件
李小灵

段子这个词，什么时候流行起
来，真说不清楚。杨宪益先生回忆
上世纪50年代，文艺界人士联欢，地
点在中南海紫光阁，毛主席他老人
家亲自点名，让侯宝林说个笑话。
所谓笑话，就是今天的段子。这是
非同一般的赏脸，无上光荣，对艺人
来说，值得一辈子夸耀。

尽管喜欢中国的传统相声，如
此良辰美景，伟大领袖更愿意听即
兴创作的段子。相声大师开始发
挥。杨宪益并没写侯宝林说了什
么，也没提自己的感受，只说毛一边
听，一边哈哈大笑，非常开心。杨宪
益的回忆文字，印象最深的是接下
来一句话，“我只是坐在那里欣赏和
跟着鼓掌而已”。这说明什么呢，说
明大家当时还是紧张，段子再精彩，
毕竟身边坐着红太阳。

杨宪益喜欢喝酒，酒能壮胆，有

一次，毛主席宴请文艺界，是个大场
面，摆了很多桌。党和国家领导人
纷纷参加，作家们坐在一起，几杯酒
下肚，杨宪益来劲了，十分鲁莽地问
身边的杜鹏程，就是那个写《保卫延
安》的小说家，敢不敢去给老人家敬
酒。杜也是个胆大的陕西汉子，说
去就去，这可是好事，咱们过去表个
心意。

在当时，真没什么人敢去敬酒，
主桌上还坐着周恩来总理，朱德大
元帅，董必武副主席。据杨宪益说，
他们两个冒冒失失去了，谁也没想
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大家都很意
外，老人家有些吃惊，他的酒量显然
不行，微笑着，不知道如何应付，一
时间僵住了。幸亏周恩来机智灵
敏，站起来说：“现今毛主席不喝酒，
我来陪两位喝一杯。”

好段子永远是酒桌上的话题，

前些日子与几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怀
旧，共同抱怨小时候不好玩。贵为
祖国的花朵，正赶上“文革”，就没有
什么开怀大笑的日子。我们的童年
是张严肃的黑白照片，总是一本正
经。记得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
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差一点笑
岔了气。

现实生活中，无论什么段子，
让人高高兴兴就好。生活在当下
很幸福，随时随地，可以听到各种
各样段子。拥有和享受段子，是时
代文明的标志。有时候，太严肃太
正经，高手挺身而出，来段谑而不
虐的小笑话，振聋发聩，精神立刻
为之一爽。

可惜段子太滥，也会有审美疲
劳。仿佛山珍海味，吃多了也挑剔，
也会腻。具有创新品质的好段子越
来越少，泥沙俱下，说来说去就那点
玩意儿。太多的段子横行，降低了
段子的力量，也降低了门槛。人们
都自以为是侯宝林大师，结果说段
子的乐不可支，自己在傻笑，别人根
本笑不出来。

摘自《文苑》

出于写作的本性，我的灵感常常
是一些句子。我喜欢一个崭新而漂
亮的句子忽然冒出来的那种感觉。
无论是诗样的片断，还是哲思般的警
句，全都不是思维的结果、不是苦心
孤诣的营造、不是虚拟的美文；而是
来自灵魂深处的一种生发、一种流泻
和创造。

特别是夜深人静，功利心变得
淡薄，生命感忽然强烈，竞争的社会
渐渐远去，超时空的宇宙无边无际
地展现开来，整个身心沉入一种博
大又清澈的境界里。这时，我的对
话者不再是百家姓中的任何一位，
而换作历史、人类、人生、先辈、神、
自己、大自然的四季与万千生灵
……它们的形象神奇动人，我的话
语自然也就变得无限美妙，通彻透
明，充满灵性，好似带着天赐和神示
的意味，以致过后不知道当初怎样
产生的。我为自己而惊讶，也为自
己迷惑不解。然而艺术中最闪亮的

那部分的产生，不都是这样意外与
幸运吗？写作最大的快感不正是灵
性不期而至的那一瞬吗？

我习惯在床头、案头和椅边的桌
几上放一些纸片，还有一些掌心大小
的本子，用来随手记下这些忽然掠过
脑袋的思想与心灵的片断。当时并
没有把这当做写作，这些片段有时像
小小的一阵风，来无影去无踪。只要
手懒不去记，它就会随风而去。事后
便会有丢掉一件挺重要的东西的那
种感觉。

它是我精神海洋的一粒粒珍
珠。我称它为珍珠，是我自视为珍
贵——因为它是在长久的岁月里，在
生命和思想的深处一种自我酿造与
生成。如果用精神的价值去掂量它，
它的分量绝不亚于一本刻意的大
书。而且因为它有诗的性质，故而容
不得一字的多余。

它最初并不是为别人写的，是为
自己记下来的。我没想到过出版，我

只用墨水钢笔抄在一本皮子封皮的
小本子上。后来，由于读到黎巴嫩的
诗人纪伯伦的《先知》和印度诗人泰
戈尔的《飞鸟集》，才清楚这种诗样和
格言般的句子是一种极自由的文学
样式，并用心待之；因使我这些精神
的羽毛不至于飘散和流失。有人称
这种样式的文本为散文诗，法国人拉
罗什福科就称它为“箴言”。

曾在十五年前我以一种口袋书
的形式，把手边的一些心爱的只言片
语整理出来，以薄薄一本小书刊行于
世，一时一些短句如“爱比被爱幸
福”、“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艺术
的本质是把瞬间变为永恒”等，曾被
以各种形式借用和使用。但这已成
为过去，此后再未结集。

本世纪以来，网络盛行，随手便
将这种偶然所得，陆续刊布在新浪网
我的博客中。谁料竟得到网友们十
分热情的关注，留下无数感言与我交
流，甚至有的网友也写几句这样的诗
文来回应我。有的句子写得十分优
美和深刻，我是写不出来的。生命的
内涵各有体验，生命的语言各有价
值。我喜欢这种纯粹的心灵对话，诗
的对话。

摘自《美文》

精神海洋中的珍珠
冯骥才

记得先前谁谁有了房子，也就是
刷刷浆而已，便住进去了；现在不行
了，现在是一定要装修得富丽堂皇，
美轮美奂，这才雄赳赳地入住。但这
样一来，那个装修的噪音——往往要
连续两个月，老住户们可就躲也躲不
开了。

我在一栋新建的高层楼里住过
八年。八年间，那栋楼里装修的噪
音从没有间断过，就好像天天都在
地震一样，弄得我苦不堪言。特别
是上下左右与我相邻的那几家装修
的时候，我看不下书，写不了稿，只
好去街上“流浪”。有一回，在街上
碰见了一个熟人，他诧异于我的落
魄，说你怎么这么悠闲呀，居然有时
间满大街闲逛？我说还悠闲呢，我
都恨不得弄个炸弹把我住着的那栋
楼给炸了。

我现在住着的这栋楼，算是个旧
楼。奇怪的是，旧楼也不安生，原住
的那家搬走了，新来的这家不是搬进

来接着住，而是一定要把先前的装修
凿了，重新装修一番，这才入住。于
是，地动山摇，仍未能免。

人家装修，对你来说，的确是个
侵害。但这个侵害，却是合理的，你
不能反对。不能反对怎么办？上班
的还好办些，上班去也就算躲开了；
不幸的是，作家即坐家，无班可上，只
好窝在家里忍着了——你也不可能
总去街上流浪呀。

有一天，我被那噪音烦躁得过了
头，无奈之余，反倒是有了一个冷
静。我想：与其烦躁得什么也干不下
去，倒不如既来之则安之。试试看，
我能不能就当做什么也没听见……
这或许还是一次毅力的锤炼呢？

看书比写作容易些，我就从看书
试起。当然，关键还是强迫自己的心
静下来，也就是强迫自己什么都听不
见。想不到，效果居然不错，读到书
里边去了的时候竟然真的是什么也
听不见了。

这个发现，不禁令我欢欣鼓舞。
而且同时，再听见那个噪音时，居然
也不再那么烦躁不再那么反感了。

那么，就试着写写稿子怎么样？
行。居然也能写下去了。

最后是，睡觉。
竟然睡着了。
天哪，我的意志力居然如此强

大！那一刻，我对我自己竟然又有了
一个新的发现。这发现，令我很是自
豪！

是的，楼上的斧子、凿子、锯子和
冲击钻的爆声依然在响，但我却可以
充耳不闻了。

……
禅说：你看见窗外的树枝和树叶

在动吗？你以为是风把它们吹动的
吗？非也。那不是树枝和树叶在动，
那也不是风把它们吹动，那是你的心
在动。你的心不动，它们也就不动
了。

老实说，我还做不到禅的那个境
界，但我的确知道了——知道了人的
意志力不可小看。因此，逢到了你的
心被骚扰时，你完全可以使用你的意
志力，把你的心静下来。而你的心被
静下来，你的心就静了。

摘自《天津日报》

心静自然静
吴若增

我曾一直不明白，人文主义者
伊拉斯谟在《愚人颂》中的一段话，
何以不断地被人引用：“如果一 块石
头掉到你的头上，你一定会感到疼
痛，但是，羞愧、耻辱和诅咒只是在
你感觉到它们的时候，才会感到它
们存在。只要你不去注意它们，它
们不会打搅你的。只 要你能自我赞
美，又何必害怕世人的讥讽嘲笑？
愚蠢是打开快乐之门的唯一钥匙。”

我起先以为，这不过是阿 Q 式
的精神胜利法，或者鸵鸟策略。但
后来渐渐有些明白，这是在赞颂人
的理性力量。所谓愚蠢，乃正话反
说，它要说的是，只有人才会意识到
自己的存在，具有主观自觉和反思
能力，能发现和识别自身与自然的
异同，有决定自己幸福的能力。人
的快乐与否主要不在外物，而在人
自身。亚里士多德有言“快乐即自
足”，大意近之。

你走在大街上，或独处一室，忽
然想起不平之事，可恼之人，不由怒
火中烧。你在想象中与之争辩，激

烈时甚至幻想挥出老拳。其时，月
白风清，四野岑寂，世界一点也未察
觉你的沸腾，对你不理不睬；同样，
你忽然想起快意之事，高兴得合不
拢嘴，走路也在喃喃自捂，其时，车
如流水马如龙，世界也未察觉你的
亢奋，也对你不理不睬。可是，前一
种愤怒使你自伤，后一种愉悦使你
舒畅，该怎样选择呢？

时间是最具魔力的涂改液。愤
怒之后，便是一点点地化解，旋即被
新的情绪取代，人不可能永远生活
在愤怒中；焦虑至极，便是一点点的
遗忘，发现等待你的并非焦虑中想
象的情景，人永远不可能预知某日
某时你的情绪是什么。既然如此，
人为什么还要愤怒、焦虑？

感觉和观念是永远拆不开的连
体兄弟，感觉在先，观念在后，但观
念又不时干扰感觉，感觉也会诱发
新的观念。倘若专想不平、不快、不
幸的事，死钻牛角尖，最后你会大
哭，以为世界的不平全降到你的头
顶；相反，还是这个人，还在这个地

方，还是你拥有的一 切，倘若专想快
慰之事，知足常乐，自我欣赏，会越
想越兴奋，由忍俊不禁到开怀大
笑。比如说，一位最成功的作家，要
哭也能哭，他会想，这么多年了，还
没有写 出传世之作，诺贝尔奖也得
不上，真是窝囊废，白活了，于是悲
从中来，大哭一场。当然，要笑也能
笑，他会想，生而为人，著作等身，比
起芸芸众生来，真是风光占尽，贡献
卓特，于是喜上心头，哈哈大笑。

所以，伊壁鸠鲁哲学未必没有
几分道理，他们认为，身体无痛苦和
灵魂无纷扰乃是快乐的前提。可
惜，人人都觉得自己活得艰难，总在
艳羡别人，说：“看，他多么自在。”其
实，快乐不在房子多大，级别多高，
存款多少；不再为一时虚荣牺牲当
下的需要；也不 再将终生幸福委之
于一个虚位。快乐在于自我感觉。
浮士德沉浸在美好的瞬间时说“留
着吧，你，你是如此美妙”，他注重提
高每一瞬刻的生活质量，这就叫快
乐。

快乐的大敌是给自己“垫砖”，
把自己“拔高”，以为自己如何伟大，
别人只配适应自己。一旦把自己架
起来，世界就变色变味了，快乐就逃
遁了。

摘自《渤海早报》

段子的力量
叶兆言


